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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文的作品似乎很难定义，纪实和虚构、散文和小

说……这些传统的或者流行的分类方法对他都不适用。

《河床》《漂泊与岸》《梦城》《南方冰雪报告》《命脉——中

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大宋国士》《袁

隆平的世界》《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他的作

品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也是用心血浇灌出来的。陈启文

一直随着他的作品在行走，或者说，他的作品一直随着他

在行走。中国的粮道、河道、水道，在他的笔下，是中华民

族的国之大者，是普通百姓的生存之道。

陈启文的作品充实丰盈，见功夫、见知识、见情怀、见

境界。作为2008年中国南方那场旷日持久的暴风雪的亲

历者、见证者，他将目光投向灾难中最底层的百姓——他

们在第一现场遭受灾难又得到救治，他们中每一个人的

存在和命运恰是大时代中家与国的存在和命运。

陈启文写袁隆平，写的不仅是一位从中国稻田里走

出来的呕心沥血的农业科学家，写的更是与中国农业息

息相关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他写的是袁隆平，却同袁

隆平一样心忧天下，他笔下袁隆平的科学、人生，又何尝

不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世界？

陈启文对水情有独钟。在他看来，水是人类最早认知

的元素之一，看似寻常，又非同寻常。“在人类诞生之前水

就诞生了，没有水，也就没有人类，没有一切生命。水是生

命之源，水也是有生命的，甚至有着强烈的生命意志。只

有追溯生命之源，人类才能接近生命与存在的真相。上善

若水任方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沉思，人类能否在江湖

之上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世界？”

他写黄河，写出的不只是一条河，而是黄河的命运和

时代的境遇。他从黄河入海口出发，沿着黄河逆流而上，

历经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青海，抵

达黄河源头。他从查哈西拉山南麓的扎曲出发，而后又顺

流而下，回到起点。他穿越大河上下，迂回穿插到黄河的

众多支流、湖泊，历尽艰险，上下求索，将所闻所见所思所

行点点滴滴记录在手记里。黄河像一柄长剑，深深肃立在

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里，陈启文的足迹也如同一柄长剑，

深深地插进中华大地。他感悟着大河山下的自然与生命、

地域与人文之间的血脉深情，细述沧桑流年，从一条岁月

长河开始溯源，对中华民族这个伟大民族的源头、嬗变、

崛起、兴盛进行清晰的呈现，叩问她所折射出的文化气质

和精神情怀。

最近，陈启文又拿出了他沉甸甸的新作《血脉——东

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展现东深

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东深供水”对于很多人

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工程的严密性、封闭式管

理状态，外人对其鲜有了解。2021年4月21日，中宣部授

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楷模”称号，这个“建设

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光荣团队”才渐渐揭开了神秘的

面纱，也让陈启文有了探求“深藏功与名”的建设者和守

望者的机会。

东江是珠江的三大源流和四大水系之一，是一条有

着特殊历史意义的河流。1930年春夏之交，那时正处于人

生低谷的毛泽东在寻乌做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撰写了

一部闪耀着实事求是精神光芒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

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今天，

东深供水工程让东江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香港“水

荒”是香港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水危机带来的必然是最基

本的生存危机。如何拯救在大旱与水荒之中备受煎熬的

香港？中央政府高度关注，1963年6月15日，中央政府发

出了《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东深供水应运

而生。那时，我国刚刚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三

年困难时期”，正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而“中央决定暂停

其他部分项目，全力以赴建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

“东深供水”是一个跨越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

连接了内地和香港两种社会制度的民生工程，也是一个

超越了单纯水利意义的政治工程。从一开始周恩来总理

就做出了明确的批示：“应从政治上看问题。”随着工程不

断升级，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

渐渐成为传说。在《血脉》中，陈启文讲述了来自珠三角地

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解决香港同胞饮

水困难，克服重重挑战，在东江和香江之间搭建起一条对

港供水生命线的真实历程。

半个多世纪以来，前前后后共有3万多名工程勘探、

设计、施工人员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

运行。“给香港送水的人”接力传承、精心守护，先后四次

对供水线路进行扩建、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30多倍、水

质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惠及了沿线各地，满足了香港约

80%的淡水需求，成为保障香港供水的生命线。

这部报告文学，是陈启文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来

写作的心血之作。他通过田野调查，抵达当年多个施工现

场，追踪采访工程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还原了东深供水工

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

陈启文在调查中发现，东深供水不同于一般的供水

工程，对港供水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供水，这是一条水

路、一条血脉、一条生命线，更是哺育粤港两地同胞的生

命水，是香港与祖国内地骨肉相连的一条血脉、血浓于水

的一条命脉，每一滴水都饱含着祖国母亲对香港同胞的

深情大爱，那源远长流的生命之源早已渗入香港的每一

寸土地，融入了香港同胞的血脉深处。

这部报告文学体现了陈启文的写作态度——从不怠

惰，从无偷懒。面对东深供水的重大历史节点和重大历史

事件，他深入采访、深入思考，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素材。水

是国之命脉、家之命脉、一切生命之命脉，对水的牵挂其

实更是对自然的敬畏、对自我的认知、对生命的追问。这

部报告文学是对东深供水工程做出的完整、全方位的阐

述，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作品。

每次读陈启文的作品，我都会想到电影中那些奔跑

的镜头。他的脚步是峻急的，他的目光是焦灼的，他的心

神是漂泊的。他用历史度量着现在，又用现在绸缪着未

来。他看见了太多的“是”，又看见了太多的“非”。他筑高

台“作法”，呼风唤雨，却少有知音。他不相信救世主，呼唤

人类去做自己的主人，为此，他总想跑到时间的前面，断

喝一声，以雷霆之势力挽狂澜。这让他的文字始终有着难

以释怀的忧患意识，让他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文学作品，

具有了非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非凡的现实性和前瞻

性，甚至有了非凡的孤独感和非凡的开阔感，这些构筑

了陈启文作品的杂花生树、别开生面。

倾情抒写新时代的“国之大者”
□李 舫

每拿到一本书，我的习惯是先读前言后记，当我

读完《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一书的“引

子”和“尾声”之后，就觉出了陈启文这部作品极为重

要，不仅扎实深厚，文字上也写得从容自如、情深意

长。我平时并不喜欢读报告文学，不少报告文学都脱

不开堆砌材料、盲目升华的套路，既缺乏文学应有的

笔致，也少了对所涉主题的深思；而阅读是一种契

约，是建立在对作者和文字的双重信任基础上的，一

些报告文学过度抒情、夸饰的文风，使得作者对所写

对象的复杂性缺乏警觉和辨析，少了平等心和人间

情，真实感就会大打折扣。好的报告文学应是材料和

审思、头脑和心肠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才能不流

于“报告”而成真正的“文学”。

《血脉》堪称是示范性的作品。很显然，对于天天

可见的东江水，对于东深供水过程的调查与寻索，陈

启文有很多话想说，但作为一位报告文学写作的名

家，他最可贵的是懂得节制和限制自己——有沉默

的部分，文学作品才有想象力；文字下面有潜流，精

神才有回旋的空间。陈启文深知，尽管这个伟大工程

仅仅过去了不到60年时间，但工程中很多细节、场

景、故事、人物已难以复原，更为动人的部分可能也

已经散失，看到了这一点，作为这一工程的书写者才会心怀敬畏之心，

给未知的人与事留白，而那些空缺、沉默的部分，则构成了《血脉》一书

的精神底座。陈启文说，“我想要追寻又难以追寻的，他们现在星散何

处，如今一切安好？”“面对东江，四顾茫然，又让我在茫然中有一种莫名

的惆怅”。这种追寻中的茫然和惆怅贯穿《血脉》一书，甚至为陈启文的

写作划定了精神边界。于是他在写任何一个人、一段历史时，都不再让

自己的情感或判断涨破自己的笔端，因为他知道，自己所了解的这个

人，只是这个人的一小部分，自己所写到的这段历史，也只是一些历史

的碎片——在一个数万人参加奋战的伟大工程中，自己所写的不过是

历史肌理中的一些毛细血管，它在诉说历史，却远非历史的全部。

《血脉》是通过写出来的部分在向那些更多写不出来的人和事致

敬，并且告诉世人，即便没有被文字和影像记录的那些人，他们也绝不

是随风飘散的历史尘埃，而是汇聚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在人心里被铭

记的，才配称之为永恒。

这个大视野的建立，使得陈启文把水放在生命中、把人放在人群

中、把工程放在历史中来书写。他不是孤立地写一个工程，也不是简单

颂赞工程的意义，他是借由工程写水的文化、人的意志、精神的融合。这

是水的故事，也是意志的赞歌，更是精神强力对各种物质匮乏、制度藩

篱的超越。这个让高山低头、河水倒流的广东历史上最大的水资源调配

工程，跨越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也连接了内地和香港两种社会制

度，它不仅是解决香港水危机的民生工程，背后也潜藏着难以言说的同

胞情。那条命运相连、无法分割的精神纽带，才是东深供水工程真正的

河床。当年的主要决策者周恩来说，“应从政治上看问题”，而对于更多

参与这项工程的小人物而言，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政治”，但他们多是广

东人，对一水相隔的香港既有亲情，也有同情。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深

知身处郁热的南方，缺水是多么难熬的苦，他们不愿看到生活在海边的

香港人天天看着水（海水），却喝不上、用不上（淡水），他们要为同胞解

危难，所以苦干、牺牲、不惜代价，希望尽快供水给香港，这就是真实的

人心、人性。

陈启文写出了这种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他当然也做了深入的

调查、采访，像一个专家那样研究了这个工程的历史沿革，所以，你能在

《血脉》一书中看到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专业精神，而这正是报告文学

写作的命脉之一；事实是一切“实录”性作品的灵魂，而实证和专业精神

就是要把这个灵魂落实、落地。这些出色的写作能力在陈启文过往的写

作中已被反复验证。而我更想强调的是，除了材料的实证，陈启文还写

出了历史中的人，那些平凡人物的人间情，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

事，一点一点累积起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意志。他笔下的历史是有肌理

和血肉的，他笔下的工程是一铲土一铲土、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这

些土和砖就是每一个平凡的工程人每一天的生活和付出，那些长流的

汗水、晒黑的皮肤、厚厚的老茧，那些伤和血，那些无法言传的身体的累

和亲人分离的苦，陈启文一视同仁，让他们都有机会站出来说话，他们

都是东深供水工程共同的缔造者。

所以，《血脉》不仅写了曾光、麦蕴瑜、周日方、刘立军这些决策者、

指挥者，他还写了大量像王寿永、何霭伦、李玉珪、王小萍、陈立明、刘耀

祥等年轻的平凡人，他们在工程中付出，也在工程中成长。把这些平凡

人物立起来，写他们的生活、心事、矛盾、转变，这是《血脉》中动人的段

落。我尤其感动于陈启文写到86岁的王寿永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用过的

那把磨得发黄的老式计算尺，这是无法磨灭的记忆，也是一个计算精神

成长的隐喻。王寿永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参与了一个绝不普通

的工程，而在普通人身上挺立起一种不屈的意志，让我们在伟大工程中

既看到制度的力量，也看到人心的力量，这是《血脉》真正的写作意旨。

人心可以超越制度，这也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施工场景可以感动世界，并

能够凝聚起港人感情的原因所在。

但见东江送流水，其实它也送感情、送温暖，水再软，也软不过人

心，而《血脉》最终想说的是，那些被水润泽过的人心，才是这个世间最

柔韧、也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上世纪上半叶的香港，每遇大旱，水荒必至，是什么拯救了在大旱与水荒之中备受煎熬的

香港同胞？为了修建东深供水工程，一代又一代内地同胞接力奉献青春和热血，这每一滴水里

都流淌着大爱与亲情……东深供水工程是哺育粤港两地同胞的生命水，更是香港与祖国内地

骨肉相连的血浓于水的一条命脉。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再次还原

了那段举世闻名的东深供水工程修建历史，让人们重温了这一伟大工程建设者群体的奋斗精

神和时代风采。

东深供水工程自1964年开工，经过首期工程、三次扩建和一次改造，历经半个多世纪，一代

代“东深人”在工程建设和守护中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创造了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的一大奇

迹。2021年4月21日，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光荣称号。水

在哗哗流淌，像历史在激越地诉说。穿越时空，这一工程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作者陈

启文在介绍创作的起因时说：“这是我一个久存心中的愿望，那就是去纵深揭示这条河流和这一

工程的来龙去脉，去见识见识那些‘深藏功与名’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于是，陈启文查找、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不辞辛劳地进行了长时间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按

照时间顺序，将这一工程建设的起因、过程以及目前的状况等做了系统而详尽的描述。而这部作

品用力最多、用情最深的则是选取了三代“东深人”的典型代表，用大量生动的细节记录还原了他

们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真切而深情地彰显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创新精神、牺牲精神和家国情怀，

为这一“时代楷模”群体塑成了一座庄严而高大的英模群像。

为这一工程的建设者塑像，陈启文首先追根溯源关注了最早参与工程的第一代“东深人”。曾

光是东深供水首期工程的总指挥，从1964年春天到1965年春天，他率领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

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意志，在短短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全长83公里的大

型跨流域供水工程，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者之歌。他是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奠

基者和开创者，但因年代久远，有关他的资料几近于空白，他在世时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材料。但

陈启文知道，曾光是一名东江纵队的老战士，他便去查阅东江纵队的史料，如海底捞针般从历史

的缝隙中寻觅这位老革命的踪迹。在作品中，陈启文将东江纵队的革命精神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

联系起来，深入发掘了一代代“东深人”的血脉传承。

不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创新”一直是“东深人”引以为豪的追求。从最初的凿山劈岭、架管搭

桥，到接下来的每一次扩建和改造升级中的关键技术突破，都贯穿了“东深人”的创新精神。陈启文

浓墨重彩地向我们描述了1998年10月开始的“东改工程”。在总设计师李玉珪的主持下，“东改工

程”作为一个跨世纪的工程，比此前的历次工程都具有更新的理念、思路、技术与方法，从整个工程

的建设历程看，这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次工程，在科技创新上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譬如当时世

界同类型最大的现浇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U形薄壳渡槽的设计施工，譬如世界同类型最大的现浇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圆涵的设计施工……正是靠着设计者和建设者永不停滞的创新精神，在长达

60年的不懈奋斗中，东深供水工程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水利工程的经典之作。

陈启文还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表现了“东深人”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在这部报告文学中，陈启

文记录了一个个英雄般的人物，描绘了一个个令人感动的场景，把“东深人”面对艰险舍我其谁的

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1964年10月13日深夜，一个超强台风登陆广东沿海地

区，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没过多久，洪水就漫了上来，淹没了设备，冲撞着围堰。一旦围堰决口，这些

设备将被冲走毁掉。不容多想，人们从工棚中飞奔出来，胳膊挽着胳膊，肩膀靠着肩膀，在狂风暴雨

中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道人墙，抵挡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东深人”不畏艰险自不必说，有

好几位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东深三期扩建工程中，“牛叔”张国华率第五工程队负责“深

圳隧洞”的施工。当时，张国华已是奔60岁的人了，不但要跑来跑去指挥施工，有时候风钻工缺人，

他还要自己顶上去。张国华没日没夜，持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就在天快亮时，他忽然一头栽倒在

地，手里抱着的风钻还在岩壁上突突冲刺……人们痛心地说：“‘牛叔’是活活给累死的。”

东深供水工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香港的关心爱护和全力支持，凝结着香港与祖国甘苦与共、

命运相依的血脉亲情，彰显着粤港两地人民心手相牵、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谊。正是怀着这样的亲

情和情谊，建设者们秉持“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设计、一流的

施工、一流的监理、一流的材料设备供应，实现了建设“安全、优质、文明、高效的全国一流供水工

程”的总目标。在这部作品中，陈启文用大量的篇幅表现这是一个生命工程，是哺育粤港两地同胞

的生命之河，更是一条香港与祖国内地骨肉相连的血脉、血浓于水的命脉。它是一个政治工程，直

接关系到“一国两制”的政治稳定，维系着香港的繁荣稳定；它是一个经济工程，促成了香港的经

济腾飞，也推动了深圳、东莞等沿线城市的现代化崛起。陈启文是用“心”去理解、用“情”去诠释这

一工程的家国意义的。可以说，东深供水工程的设计者建设者，用他们无愧于时代的劳动回报了

伟大的国家，也给香港同胞送去了生命的惊喜和向前的信心。

为时代楷模“东深人”塑像
□秦艳华

“水”这个字有千万种解读，但无人不认可它是“生命

之源”。“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古人的这

句话让我们深深懂得水之于大地以及居于大地之上万物

的重要意义。河流行经之地，草木葱茏、万物盎然，一方水

土的气息便是一条河流的气息。

对于香港这个词，也有千万种解读：繁华、国际、密集

等等，但少有人会想到水，更不会想到水荒。香港三面环

海，有被看作母亲河的香江，又地处热带，属于亚热带季

风气候，降雨量大，但就是这样一个明珠般的城市也曾因

淡水匮乏，常年闹水荒。原来，香港虽然雨水多，但地上地

下条件存有先天不足，难以储存充足的地下水，而香江仅

仅是一条溪流，用“江”来命名更像是香港对河流的某种

期盼与渴望。

香港试图通过各种办法解决危机，因为这关乎生存。

但方法用尽才明白，只有祖国才能让自己免于大旱与水

荒之中的熬煎，面对香港的困境，于是就有了“不惜一切

代价，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的“东深供水工程”。工程

是从东江引水供给香港，开建时恰逢我国刚走出“三年困

难时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久

困香港的难题。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将目光回

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孜孜回望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

追踪工程脉络和建设者群体的深度调查文本。

《血脉》分为8章，作者在不同的章节中围绕不同时

期的人与事，对东深工程近60年的风雨历程进行了细致

勾勒。每个章节的书写都透出作者饱含的深情。这也是

《血脉》最显著的特征。这份情感的来源一方面是作者多

年在东江之滨居住的生命本能，但更多的还是作者被那

些或消逝于岁月深处，或依然默默奋战的“深藏功与名”

的“东深人”的精神所打动。

万事开头难，而像“东深供水工程”这种重大项目的开建更是难上加难。

作者从工程供水的源头写起，通过曾光这个总指挥以及众多的人物群像的

言行，向我们生动展示着这份艰辛与磨难。实地勘测是他们用生命去完成

的，“每完成一次测量任务，都有死过一次又重生般的感觉”。英国专家虽然

对工程设计高度认可，但却认为“若想完工，至少三年”，然而建设者们克服

万难，只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个奇迹。其实，这个“难”字，不仅体现在首期

工程。随着香港经济腾飞与人口激增，需水量大大增加，于是工程就有了随

后的三次扩建以及一次另辟蹊径的改造工程，困难同样存在，一个“难”字，

贯穿了全书章节。

在这份艰难困苦背后，与之相对应的是成千上万建设者们的斗志、坚韧

与牺牲。从曾光到王泳、叶旭全等历次工程的总指挥，再到王寿永、圭叔、陈

立明、刘耀祥、曾令安、严阵瑞等众多人物，他们如同“西西弗斯神话里的主

角，要将大石推上陡峭的高山，每次他用尽全力，大石快要到顶时，石头就会

从其中滑脱，又得重新推回去……”在这群人当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那就

是广东工学院的学生们。他们是施工现场最年轻的群体，作者向我们展示了

那一代青年的理想与自信，他们不畏困难，阳光、乐观，眼中永远不会随着岁

月磨砺而消逝的光芒源自他们的优秀品质与人格境界。他们因为工程的修

建而延期毕业，也有些人的生命永远定格，他们的青春因这个工程得以淬

炼，他们的人生命运也因之而改变，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人度过青春阶段的另

一种可能。

创作过程中，作者曾想尽可能追寻到这群人，但由于客观因素未能如愿,

这是作者的遗憾，也是我们读者的遗憾。不管是书中提及的人物，还是更多的

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他们每一个都是那样平凡而质朴，但就是

这群普通、平凡的人创造了奇迹，以血肉之躯筑就了这条血脉般的生命线。

是的，这不仅是香港人民的生命线，它也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命

线。假若没有这源源不断的水源，香港的现状将是怎样、是否还能拥有今日

之国际影响力，我们难以想象。

“东深工程”的完成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它的

背后是国家，“如果不是骨肉情深，血脉相连，国家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来

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啊！”作品中所展现出的这群建设者的追忆与讲述，

“既是个人的人生记忆、生命记忆，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祖国与香港血脉相

连、休戚与共的国家记忆”。我们还懂得，“这是哺育粤港两地同胞的生命水，

更是香港与祖国内地骨肉相连的一条血脉、血浓于水的一条命脉，每一滴水

都饱含着祖国母亲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大爱，那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源，早已渗

入香港的每一寸土地，融入了香港同胞的血脉深处”。

《血脉》的书写是有价值的，这是家国情怀与同胞气血相连的记录与传

承。这份价值也反哺于作者。他说，通过创作“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心中的许

多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纯粹，变得通透”，“感觉如同经历了一次内心

故乡的漫游”。其实，这不仅是作者的真诚体悟，对每个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

而言，意义同样如此。

但
见
东
江
送
流
水

□
谢
有
顺 一

条
生
命
线
的
深
情
书
写

□
陈

涛

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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